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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 实 与 间 离 

———《追忆似水年华》内在性研究

韩扬文

（云南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６５００９１）

［摘　要］马塞尔·普鲁斯特的意识流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从充满主体色彩的回忆出发，重新建构了一个与现实世界呈现
明显间离色彩的“马塞尔的世界”。在后者的世界中，叙述者却再三申明自己所表现的乃是真实的生活本质。这种从内在出

发，对生活本质所进行的重估，宣示了意识流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小说体式对于唯一、超验之“理式”的反叛。这一反叛绝不仅

是马塞尔梦幻般的私语，更体现了整个时代的精神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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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中，作家凭借对
于“时间”的反思与重构，建立起了一个极具个人色

彩的新世界。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音节，任何一种

气味，都无疑被贴上了叙述者马塞尔的标签。换言

之，这个世界是与他人相间离的，独具内在性的实

存，它似乎仅仅属于一个敏感的、过于神经质的、才

华横溢的、羸弱而不甘于轻易赴死的叙述者。然

而，作家又一再重申，他所表现的乃是最为真实的

现实本身。这种真实的现实何以与日常生活具有

如此之大的间离性，这种最为真实的现实是如何被

建构起来的，它究竟是作家的一厢情愿或者是时代

之所共求者？弄清以上这些问题，会使我们对于意

识流小说，甚至对于现代主义思潮有更加深刻的

认识。

　　一　被背叛的“理式”

“理式”是西方美学中最为重要和古老的范畴

之一。对它最为著名的讨论是在柏拉图那里，但这

个词的词源在古希腊早已有之。

根据赵宪章等的考据，理式“这个词在希腊历

史学家希罗多德、修昔底德那里已被作为‘种’、

‘属’的意义在使用。但对这个概念从哲学上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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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和分析，则是从苏格拉底开始。”［１］５８而作为柏

拉图美学的核心概念，“理式”也就是“美本身”，他

所说的理式乃是唯一的、超验的、绝对的，是艺术作

品永恒的不二来源。艺术作品通过对于现实的“摹

仿”来接近“理式”，但它毕竟与“理式”隔了两层，

艺术家之所为只是对于“理式”的拙劣摹仿而已，它

是个别的，外在的；它学习“理式”，而不减弱“理

式”的光辉，因此艺术作品在柏拉图看来并不具有

内在性，艺术家也就只相当于“匠人”而已。

当然，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看到柏拉图“理式”

说的困难，诚如罗素所言：“理念（理式）是超时间

性的，是不能被创造出来的。而当神决定创造那张

柏拉图式的理念的实在的床的时候，他头脑中肯定

有那张床作为摹本。否则，这种创造是不可

能的。”［２］

这也就是说，诚然“理式”说推翻了人的内在

性，而将这种内在性赋予与人异质的、外在的神；但

是柏拉图却不能够告诉我们，神的头脑中那个“床”

的摹本是从何而来的。既然“理式”是超越时间的，

“床”的本源就不能在时间当中去寻找。但它不在

时间中，又在哪里呢？

在这里，理式是与现实世界、物质生产、感性生

活相异质的，前者高尚而后者卑下。作为卑下者而

又卑下者，作家不得不参照着卑下的现实不断向着

崇高的理式攀登。而问题在于，理式似有莫须有之

顶峰，是艺术家永生不能企及的。既然永远不能到

达理式，那么追寻“无何有之乡”中的真善美又是否

真的具有意义呢？

到了中世纪，在经院哲学的反复讨论中，人的

内在性问题受到关注。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以后，

引进了“自由意志”的概念来解释人何以会有善恶

的问题。他认为，人的善恶是经其自由意志进行选

择的，这也就使人的内在性具有了合理合法的地

位。在此之后，以笛卡尔“我思”为起点开始的西方

近代哲学中，人的主体性地位更是得到前所未有的

瞩目，缺乏内在性的“理式”范畴得到矫正。诚然，

笛卡尔将意识作为实体的哲学受到了康德、胡塞尔

等人的批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笛卡尔以后，超验

的、独立于人的“理式”所受到的质疑的确使得“理

式”说深陷困境之中。

１９世纪末以降，受到资本主义社会频繁变革
的重大冲击，西方传统文化更是无所适从。“人的

自信和尊严濒临危机，现实呈现出‘绝对理念的式

微与衰落’，造成文化心理上的失衡与无归宿状

态。”［３］１在这种状态中，“理式”作为西方古典文学

风格的基础，在现代主义的大潮中遭到反抗。此

时，作家纷纷在作品中凸显自我、否定传统，批判虚

妄的绝对理念，希图在充满内在性的主体话语中重

构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乃是否定的世界，是超越

理性的世界，是理想主义高扬的世界，是一个属于

绝对私人却绝对真实的意识世界。

在这个充满内在性的世界中，“丑”作为一个重

要的颠覆性范畴被重新提出。正如阿尔多诺在其

《美学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现代社会已进入全

面异化的时代，虽然‘文化工业’竭力弥合社会的断

层和裂隙，用‘幸福意识’消除矛盾，制造出虚幻的

整体形象，但是，事实上社会结构已陷入更深、更严

重地分裂状态之中……与‘文化工业’消解和掩盖

矛盾的社会控制性手段相对立，艺术必须揭示人类

真实的生存状况，展现心灵和主体、主体和自然相

分离所造成的矛盾、焦灼和绝望的人类经验。很显

然，在新的社会环境中，艺术欲重新成为批判性思

考的武器，必须在表现新的经验内容的同时，破除

以和谐和美为目标的形式创造法则，把不完满、不

和谐的‘丑’引入形式律中。”［１］３５８

不仅是“丑”的范畴应当被重新提出，“真”、

“时间”、“世界”等问题也应当在新的社会背景中

得到重估。我们所见的世界就是真实的世界吗？

我们的回忆可靠吗？时间真的是一维的、具有确定

性的吗？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巨大的整体幻象，“文

化工业”声嘶力竭制造的巨大谎言，要求我们进行

反思。然而，我们要以理智进行反思，还是依靠直

觉呢？理性的世界果然就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的吗？

在普氏的《追忆似水年华》中，叙述者就用诗化

的语言回答了这些哲学问题。他不仅仅是一个离

群索居的私语者，更是一个从深层思考社会问题的

入世者，这就是小说基于内在而超越内在的真正

意义。

　　二　重审时间

《追忆似水年华》（Ａｌａｒｅｃｈｅｒｃｈｅｄｕｔｅｍｐｓｐｅｒ
ｄｕ），按其法文直译，应当是《失而复得的时间》。
在这部小说中，叙述者从有如神助的精妙回忆中勾

连起过去与现在，在“绝世养料”的激发下唤回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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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而精确的瞬间。这种被唤醒的瞬间与依靠理智

回想起的瞬间截然不同，因为后者总是经过理智的

加工、臧否而变得面目全非。叙述者认为，真正的

时间是永恒的，它使人忘却死亡的忧患，它就隐匿

在那个充满绝望的、以理性自居的世俗时间背后，

而只有真正的时间才属艺术应当表现的范围。

毫无疑问，普鲁斯特重审时间的哲学起点乃是

其业师柏格森有关“两个时间”（空间时间与心理

时间）的区分：“前者用固定的空间概念来说明时

间，把时间看成是各个时刻依次延伸的、表现宽度

的数量概念；后者则是各个时刻相互渗透的、表现

强度的质量概念。”［４］

当我们用钟表的数量刻度、用理智对时间进行

衡量时，时间被人为地分化为一个一个断点，我们

无法解释在这一秒和下一秒中间的那些空隙是什

么。空间时间就像电影中一帧一帧的画面一样，它

看起来是连续的，固定的，但其中所包蕴的多种可

能性却实在都是内隐的。空间时间只能展示如“我

在吃饭”这样模式化的、社会化的行为，至于某一食

物引领我回到某一个遥远的年代，某种气味使我想

起某个人这样精微的、具有强度的“心灵事件”，某

个连续不断、如潮暗涌的意识活动却是空间时间无

法触及的。能够达到这种使时间“相互渗透、表现

强度”的质量形式就只有柏格森所说的“心理时

间”，这也就是普氏在小说中重新审定的时间。

这种以作家的主体活动为凭据，精心剪裁的

“心理时间”至少具有以下特征：

（一）内在真实性

在其著名的联觉回忆实例———“小玛德莱娜点

心”事件中，叙述者马塞尔展示了他重构时间的功

力及方法。当然，这种重构时间的活动纯粹是偶然

的，不是用某种有步骤的实验方法可以达到的；但

在这种美好的偶然中，叙述者进入了有似迷幻的审

美境界，这个迷狂的境界与诗人兰波的通灵时刻一

样，挖掘出了心灵的深度与力量：“带着点心渣的那

一勺茶碰到我的上腭，顿时使我浑身一震，我注意

到我身上发生了非同小可的变化。一种舒坦的快

感传遍全身，我感到超尘脱俗，却不知出自何因。

我只觉得人生一世，荣辱得失都清淡如水，背时遭

劫亦无甚大碍，所谓人生短促，不过是一时幻觉；那

情形好比恋爱发生的作用，它以一种可贵的精神充

实了我。”［５］２８

在这种如梦如幻的体验中，在家里喝茶时所吃

到的扇贝形点心勾连起了叙述者某个清晨，在贡布

雷莱奥尼姨妈家里用茶点的回忆，继而贡布雷市镇

上的灰色小楼、街道、广场、小时候所玩的游戏、已

经消逝的人群、斯万的花园、村民、教堂等一切早已

被空间时间宣判死亡的事物“全部显出形迹，并且

逼真而实在，大街小巷和花园都从我的茶杯中脱颖

而出。”

以小玛德莱娜点心和茶水为桥梁所唤醒的时

间，就是被重构的心理时间。这个时间的真实性除

了叙述者以外，无人能够证明，因此，叙述者说：“茶

味唤醒了我心中的真实”，“只有我的心才能发现事

实真相”。换言之，心理时间中的真实是内在的真

实，它不必努力向社会话语或工业文明求证自身的

存在。这种真实是自足的，甚至不需要向任何神癨

证明，它只用语言戏仿这一被巨大的真实性所包围

的心理时间便已足够；它只显现世界如此，而不必

求证。因为直觉的力量早已经战胜了理智，这一

刻，直觉可以向世界宣告：“我获得了真相，我获得

了事实，但是你们只可观看，而永远无法明白。”

心理时间的内在真实性向读者宣示：世界可以

通过人自身具有的充沛内在性被重新进入，时间也

可以被重新裁夺，以直觉而不以智识。

（二）时距的跳跃性

在这部被称为“普鲁斯特个人回忆录式的小

说”中，我们有时实在很难区分写作者马塞尔与叙

述者马塞尔，因为作家在小说中既展示了自己内心

真实的意识流动，又虚拟了一个敏感的异性恋者形

象。随着叙事的展开，叙述者马塞尔渐渐长大了，

他参加沙龙、恋爱、思考、见证死亡。这其中，时间

也被不同程度地缩短和拉长了；而这种时距的变化

与其说是小说家的炫技，毋宁说是一种象征。

在小说中确有叙事速度的双向变化：“一是变

快，故事时间长而文本时间短”，“二是变慢，就是用

较长的文字来叙述很短时间里发生的故事。”［６］但

更为重要的是，叙述者叙事时距的变化隐含了作家

的某种价值评判取向。

在心理时间的处理上，普鲁斯特有意将时距变

慢，而且在同一事件上多次重复讲述，使所叙之事

更具冲击效果。如第一卷“在斯万家那边”中反复

写道的“母亲的吻”，少年马塞尔等待被母亲亲吻的

忧郁心境，甚至是察言观色的一个微妙眼神都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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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时间中重整旗鼓，扑面而来：“即违心上楼，我的

心不禁返回母亲身边，因为她还没有吻我，我的心

没有得到她发的许可证，不肯跟我回房。这可恶的

楼梯，我一踏上它，总是百般惆怅，它散发的清漆味

儿可以说吸收了、凝聚了我每晚所感受到的那种特

殊的郁闷……”［７］７８

这种被无限拉长而变慢的时距，内含着叙述者

对于借由心理时间的重组而得来的人生片段的无

限珍惜。被叙述者反复拉长的时距体现了叙述者

意识流动的精微过程，惟其不急于展示生活之全

貌，生活与社会的复杂牵连，才将生活带向了片刻

内在的真实。就像叙述者自己所说的那样：“需要

表现的现实并非寓于主体的表象，而寓于与表象无

关的深层，正如调羹碰击盘子的声响和上了浆的餐

巾的硬绷所象征的那样，这些对于重振我的精神比

人道主义的、爱国主义的、国际主义的、形而上的谈

话更为珍贵。”［７］２７９

叙述者的这番识见与德国现代学者尼古拉斯

·鲁曼在《艺术的功能与艺术系统的分化》中所言

及的艺术功能论不谋而合：“艺术的功能是，使世界

出现在世界之内，同时关注以下矛盾状况：每一次

某物的观察有效时，另一物就隐退。换言之，世界

上的区分和指示活动总是隐匿这个世界。毫无疑

问，对完整性的追求或把自身限于本质都是荒谬

的。但是艺术品能够象征世界重新进入世界，因为

它看似———就像这个世界———不能修正。”［８］

的确，在现代艺术中，指向完美、整一、和谐的

柏拉图式追求意义甚微，叙述者马塞尔有意延长的

叙述步速，有意关注的内在世界、意识流动就恰恰

证明了这一点。

小说中当然也有疾速变快的时距，而这种处理

方式多是在讲述空间时间的进程上。在平稳的叙

述中，陡然加快的时距给人一种极大的紧迫感：“他

（指夏吕斯男爵）在回忆他们的去世时看来更加意

识到自己在恢复健康。他以一种几乎是凯旋而归

的冷酷无情，用微微结巴，带有坟墓般的沉闷回声

的千篇一律的声音重复道：‘汉尼拔·德·布雷奥

代，死了！安托万·德·穆西死了！夏尔·斯万，

死了……’”［９］一系列被例举的死亡事件所发生的

故事时间有数年之久，但文本时间就只有两三行。

叙述者为何在空间时间的剪裁上，多次使用这

种加快时距的方式呢？这就体匿着作者对于空间

时间的针砭。与寻常的世俗认识不同，普鲁斯特并

不以空间时间为生命进行的依据，他既可以在心理

时间中得到无限的延展，也可以视空间时间为

无物。

在《追忆似水年华》中，时距不仅可以缩短、延

长，而且可以随着回忆的穿越肆意跳跃，也就是说，

小说中的时距可以在平稳叙述时突然变快或变慢。

如夏吕斯男爵对于死亡事件的回忆就是在时距减

慢的心理时间的描述过程中突然加快，转为空间时

间的铺陈。

而保持外在的时距不变，叙述者还能够从文本

时间内部穿越故事时间，将现在与未来的某一时刻

相串联。如斯万以自己的爱情经历告诫马塞尔的

一段：“斯万在这片刻的不快并擦拭镜片之后，对思

想进行补充，而在我后来的回忆中，这番话仿佛是

预先警告，只是我当时毫无察觉罢了。他说：‘然

而，这种爱情的危险在于：女人的屈服可以暂时缓

和男人的嫉妒，但同时也使这种嫉妒更为苛刻。男

人甚至会使情妇像囚犯一样生活；无论白天黑夜都

在灯光监视之下以防逃跑。而且这往往以悲剧告

终。’”［５］３１７这段话后来直接成为第５部和第６部的
标题援引，在《女囚》和《女逃亡者》两章中，斯万的

话有似预言，勾连起斯万与奥黛特、马塞尔与阿尔

贝蒂娜两代人的情感纠葛。这段话虽则篇幅很短，

文本时间非常有限，但其内含的故事时间与画面则

非常丰富，可以说对于叙述者马塞尔具有开辟鸿蒙

之作用。

（三）超越有限的终极诉求

无论对于作家马塞尔还是对于叙述者马塞尔

而言，死亡都如千钧压顶一般，时时悬临在生命上

空，不时提醒着生的有限性。而对于死亡的巨大倾

轧，叙述者马塞尔虽理智上万般不情愿地选择了

“逆来顺受”，但在根本上，却还是难以解脱有可能

死的苦难。叙述者一再回忆死神摩挲众人之时的

痉挛可怖，持续观察着每一分每一秒众人的细微变

化，已经流走的时间、年月使叙述者感到无比“困乏

和恐惧”。

正是基于超越人生有限性的强烈诉求，马塞尔

企图打破空间时间，重建心理时间。心理时间在叙

述者的眼中深度无限，可以不断去填满；并且质量

无限，可以施加无限之重压。这些凭借着气味、声

响、触感等灵媒被保存下来的真实的、无间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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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时间，无疑带有着超越生死的可能性。正像凯尔

特人的巫术一样，一旦这些灵媒被以后的某人所偶

然遇见，被拘禁的已死的灵魂便可以就此重生。叙

述者对于超越死亡的愿望如此强烈，因此他所重建

的心理时间中就自然地带有超越有限性的终极

目的。

他将原先既定的空间时间概念有意抽象化了，

而“普鲁斯特的抽象化的基点就是他对内在性的依

赖，这对于他不仅是一种替代、一种分解、一种类似

蜃景的神秘力量……这种不自觉的回忆使马塞尔

能再次进入他生活中已经失去的乐园。”［３］４０９

回到过去对于叙述者来说之所以是重要的，正

是因为通过心理时间所复现的过去，象征着最为鲜

明的生的历程。某一朵山茶花馥郁的香气，某一辆

马车经过的响声，都是不可怀疑的生之真实。相对

于未来而言，过去总是距离死亡较为遥远的那一

刻，因此其中有相，其中有精，其中有真。

　　三　面向世界的私语

由于慢性哮喘病的折磨，普鲁斯特年纪轻轻就

不得不放弃一部分与外界接触的时间闭门谢客，将

息养病；３５岁以后的１５年，随着病症的日益严重，
他更是将自己关闭在一门窗紧闭、遮掩着厚帘子的

黑暗屋子里，以阻隔外界的空气引发他体内的病菌

的蔓延。正如他在《致安德烈·纪德的信》中所自

称的那样：“离群索居的我除了在想象中和真理面

前外，习惯总是过分地淡于世事。”［１０］

即使是在普鲁斯特因病淡出上层社会交际之

前，天生的敏感性格也常常使他在很多时候侧重向

内追问世界的真实性，而不愿意将沙龙所论之事作

为人生根本。

在关于沙龙、时事的叙述中，普鲁斯特所采用

的多是正常的步速，故事时间的长短与文本时间的

长短基本上是一致的。然而，在关于马塞尔的意识

世界、情感世界的描述中，作家有意把叙述时距放

慢，尤其在对于细致的感受、旧时景物的细节、朦胧

的情感印象和一些行将消逝的人事，作家不惜重

墨，反复地、多角度地讲述。他的恋人阿尔贝蒂娜

神秘而叛逆，有时是个纯真的少女，有时是个极具

诱惑力的情妇，有时是一个被叙述者囚禁的囚徒，

有时是个女同性恋，有时是个女逃亡者，而有时则

作为一个已经亡故的旧友走进回忆之中。更不用

说关于外祖母之死、母亲的吻、小玛德莱娜点心的

回忆，几乎成为叙述者一生回味的记忆片段，被再

三诉说、重写。

这就足以证明，作家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着力

展现的并非是如同《人间喜剧》一般的社会面貌，而

是要讲述由个体心灵建构起来的内在世界。这个

内在世界既与外在世界（自然、社会、他人）所融通，

又时时警觉，怵惕外在世界可能对其进行的异化。

普鲁斯特所重视的并不是外在世界能够对他提供

多少五彩斑斓的事件、信息，而是如何从内在对其

进行领悟与重组。正如安德烈·莫罗亚在《追忆似

水年华序》中之所言：“他（普鲁斯特）更感兴趣的

不是观察行动本身，而是某种观察任何行动的方

式。从而他像同时代的几位哲学家一样，实现了一

场‘逆向的哥白尼式革命’。”［１１］

普鲁斯特受到亨利·柏格森的启发，所要寻找

的乃是充满个性化的、不可复制的、一去无返的内

在真实之世界。柏格森曾说：“艺术总是指个性的

艺术……诗人歌颂的心情，是他自己的心情，只是

他才有的心情，而且这种心情也是一去不复返

的。”［１２］这种艺术追求与古希腊摹仿理式的、向着

真善美而生的艺术诉求截然不同。如果说，早先的

“理式”追求的乃是肯定，那么意识流小说乃至现代

主义追求的便是否定。它们拒绝向偶像低头，拒绝

摹仿，也拒绝工业文明的异化。他们自珍自重，惟

其充盈的内在体悟马首是瞻。他们相信艺术天才

判断、觉知、重构世界的能力，因此在对于外在世界

的问题上，他们审慎而又傲慢，开放而又封闭。他

们当然相信外在世界的存在，然而关于外在世界只

有某种特定的、被社会话语所规定的面貌这一点他

们是相当怀疑的。

在艺术中，什么是有价值的，什么是无价值的，普

鲁斯特以对个体精神状态的集中展现回答了这一点。

外在世界如何显现出是其所是的样子，问题在于作家

自身的着力点放在何处。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一杯茶

点带给我们的回忆中时，此刻外界交加的风雨又有何

意义？当这一朵花展现在我们面前时，千万朵花就隐

退，这就是视角，这就是光辉的内在性。

类似的问题，与普鲁斯特同属意识流小说家的

伍尔夫也这样论述过：“向深处看去，生活绝不是

‘这个样子’。细察一个平常人在平常日子里一瞬

间的情况吧。在那一瞬间，头脑接受着数不清的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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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有的琐细，有的离奇，有的飘逸，有的则像利

刃刻下似的那样明晰……因此，如果作家是一个自

由人而不是一个奴隶，如果他能够以自己的亲身感

受而不是传统章法作为自己作品的基础，那么，就

不必非有什么情节、戏剧性、悲剧性、爱情事件以及

符合公认格式的灾难性结局不可……生活是一轮

光圈，一只半透明的外壳，我们的意识自始至终被

它包围着。对于这种多变的、难以界说的内在精

神，无论它表现得多么脱离常规、错综复杂，总要尽

可能不夹杂任何外来异物，将它表现出来———这岂

不是一位小说家的任务吗？”［１３］

可见，与传统小说家戏仿或摹仿世界不同，意

识流小说家从内在重新建构世界；这个世界诚然是

陌生化的、滞缓或扭曲的，但它的内在必被指认为

真实。无论是《尤利西斯》、《墙上的斑点》还是《追

忆似水年华》，小说家向我们展示的乃是生活最深

处的犹疑、恐慌、疏离与最隐秘的念想。因为我们

知道，生活不是彻底喜剧或悲剧的，也不一定时时

有突转，不一定处处需要我们净化和陶冶自己。隐

藏在这些理念背后的生活，乃是一些意识的流动，

一些拒绝与社会、他人同化的直觉，而这些意识或

直觉就是艺术绚烂、生活多元的根柢。

普鲁斯特之所以排斥“一般化”的倾向，排斥权

力话语的介入，正是因为他坚信对于生活底蕴的主

体性重构能够使他得到自由。在《驳圣伯夫》中，他

这样说道：“我们所做的，是追究生活的底蕴，是全

力以赴打破习惯的坚冰推理的坚冰，因为习惯和推

理一旦形成立即凝固在现实上，使我们永远看不见

现实；我们所做的，是重新发现自由的海洋。”［７］３２２

在他身上所朗耀的内在性的光辉，直接指向真实、

自由和不因权力而消逝的永恒。

当然，在普鲁斯特身后的世界中，“个体的独特

表达”又受到了新的阻力。当代作家米兰·昆德拉

在其文论《被背叛的遗嘱》中写道：“我看了新起草

的有关著作权的法律：作家、作曲家、画家、诗人、小

说家的问题在里头占的比重微乎其微，绝大部分的

条款涉及所谓视听制品的大工业。毋庸置疑，这一

巨大的工业要求有全新的游戏规则。”［１４］而他所指

的游戏规则不是个人的私语，而是众人的狂欢。集

体衡定道德标准，集体限制作者权利的时代已经到

来。正如一部电影所展示的，并非导演或者演员之

个体，而是经过整个团队共同商定的价值标准。

在这个时代中，普鲁斯特式的面向世界的私语

更加显得珍贵，他以沉重而坚实的内在性提示后

人：我们以自己特有的方式静观世界，言说世界。

我们所说的，乃是内心的最高的真实，这种真实不

因差异性而被指斥为虚假，也不因空间时间的消逝

而消逝在心理时间之中。心理时间绵延无断，从其

深度上宣告自身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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